【采访那些事】
我们决不做“医商”
（二院王海燕，2012年9月26日）

2012年5月9日中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小组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因为我们这次的采访对象不是学校关工委联系的，而是由另一位教授（他因为时间无法安排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介绍的，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李春辉老师的欢迎。
更让我们烦恼的是，我们小组三位同学都是第一次走进三元里校区。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幸运的是，我们遇到很多热心的人，他们都耐心地给我们指路，兜兜转转，我们差不多花了30分钟才找到李春辉老师的家。
我们原以为李老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以，我们在前一天准备了很多比较严肃的问题，以及应对突发情况（比如老师回答的少，或冷场等）所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当门打开，一张笑脸就灿烂地绽放在我们面前，老师的热情欢迎让我们受宠若惊，我们先前的紧张和忐忑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和温暖。
李老师请我们坐下后，亲切地问了我们的班级，专业，什么时候出发，做什么车来等体贴友善的问题。在老师的善意引导下，我们渐渐放开了，对话进行得很顺利。
在谈话中，我们发现，原来李春辉老师很幽默，他对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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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问题知无不言，常常延伸得很远，让我们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和李春辉老师生动有趣的人生历程。
李春辉老师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建校基础）的求学生涯，他在回忆中，对于当时的学校环境描述得很细致，学校的实验室，宿舍，教室……眼中流露出对母校的怀念与感恩。他感慨，我们的学校的历史应该从最初算起，那就将拥有差不多百年的历史了。他说虽然当时求学很苦，中医，西医课程要双管齐下，但他仍然能够苦中作乐，他坚持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唱歌，跳舞，画画，兴趣广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我们问他可不可以把一些做医生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时，他首先叫我们细细体会“医生”这两个字，他提示我们读多几遍，读的速度快一点，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我们三个用了很多方法来读这两个字，但都不得要领。老师进一步提示，他给我们列举了一些当今社会发生在医生身上的不好现象，但是愚笨的我们还是让老师失望了，我们依然没有领会到。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医生，医生二字可不能变成‘医商’啊！作为医生，应该救人，以人为善，不能变成一个商人啊。你们现在还年轻，没走入社会工作，思想还很单纯，没遇上这种和那样问题，但以后可不能把医生变成‘医商’啊，也不能违背本来做医生的宗旨——大医精诚。”我们听了，内心顿时激起波澜，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位奋斗在临床一线五十几年的老中医对我们新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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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许，他把他对医生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传递给我们。采访到这，我们对李春辉老师的医德充满了敬佩之情。
在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老师体贴地问我们饿不饿。老师一说，我们才发现已经中午一点多了，更搞笑的是，我的肚子竟在这时辘辘作响，幸好没人注意到。其他同学其实也早就饿了（因为我们早上六点出发，一直到现在没进食），但在与老师的谈话中，谁也舍不得打断，就撒谎说不饿。老师摸摸鼻子，幽默地笑着说：“你们年轻人消化怎么还不及我这个老头，我的肚子可是早就咕咕叫起来了。”随后，在欢声笑语中，老师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吃的云吞。吃完午餐，采访才继续进行。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关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关于李春辉老师的话题没有提到，但因为老师的生活作息是十分规律的，按往常，下午两点就会睡午觉了的，老师为了接待我们，已经尽量多而详细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以致推迟了午觉的时间，到下午三点，我们还都很舍不得放弃这种能够与老师畅所欲言的机会。最后，老师把他所写的著作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并且题词签名。送别时，老师又殷切地叮嘱我们要坚持梦想，千万不可以成为“医商”。
根据口述校史活动的要求，稿件需要被采访者确认签名，在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够和李春辉老师见面，有机会接触到他日常工作的情况。由于他曾在《新中医》担任了十几年的编辑，他老人家对文字撰写与编辑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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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次都会对我们的文稿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他常常对我们说：“要对文稿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篇优秀的文章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听了，收益匪浅，为老师对待工作时的严谨认真的态度所折服。
本次采访我收获了很多，尤其是在李春辉老师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他对医务工作的热爱，对病人的责任心。他常怀感恩之心，久久不忘恩师、母校的栽培和教育。他对新一代的医生有很大的担忧，同时，也对他们充满了期待。我们作为有机会接触到他精神与思想的医学生，感到很荣幸，很骄傲。我们从心底里感谢李春辉老师。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样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接受名老中医的亲身教诲。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11月9日。）
  —4—
